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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杨洁勉 
 

【内容提要】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

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

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

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

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

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

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

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

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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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主要力量不断调

整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争取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有利地位和赢

得未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先机。其中，“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

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①“中俄美欧四方构成的

                                                        
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① 张健：“美俄欧中互动：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 2 期，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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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秩序的锥体结构，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锥体的容量，

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一个容量可变的锥体。”①显而易见，中

俄美欧四方关系变化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整体

建构性研究和分体解构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四方战略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

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特别是议题性的排列组合增加了某些具有质变因子的

量变。中俄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或主要

威胁，但中俄仍在与美国斗争的同时争取可能的合作。美欧虽是长期的盟友，

但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立场又有很大的差别，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前

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

指出：“即使是在（中俄）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

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②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

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也坦言，“出于对主权的神圣

渴望，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对外部中心的依赖，不会成为他国的‘小兄

弟’……俄罗斯可扮演中美两个潜在霸主的平衡力量并成为‘新不结盟运动’

的保障”。③又如，中国学者关贵海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

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

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④ 

特朗普败选和拜登上台，正在深化四方的互动关系。美国正在进行重新

战略思考和部署。这为四方根据世情国情变化而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并制定

指导性的新战略提供了契机。如果美国能够在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国

际社会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那么世界就能够超越陈旧思维的束缚，拒绝

集团对抗的老路，形成共同议题的合作，走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

但是，战略上的弃旧迎新并不总能符合人们良好和理性的期待，四方和国际

                                                        
① 孙兴杰：“战略三角关系与中美欧俄的未来”，《中国经营报》，2019 年 6 月 3 日。 
② [美]托马斯•格雷厄姆：“中美俄关系与‘战略三角’”，《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22 页。 
③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Будущее Больш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8 июня 2020 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budushhee-bolshogo-treugolnika/ 
④ 关贵海：“中国该如何在变化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自处”，《世界知识》，2020 年第 12
期，第 24 页。 

 - 31 -



社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 

深刻理解和把握四方关系的本质，才能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超越过去

和建构未来。当前国际上关于四方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注意力

往往受制于集团政治和对抗战略的习惯思维和已有路径，对于（多对）双边

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三边或四边关系，而且对于中俄美欧四方关系的现状

和前景研究，大都缺少战略和政策的备选方案。 

有鉴于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等特长，能够对此进行弥补。为了

把握四方关系的实质和规律，为了研究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

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

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四边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的理论框架和战

略思维，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与主动塑造并举。 

 

二、中俄美欧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俄美欧既是内外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塑造者。四方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

为重大的环境变化和最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挑战，对此需要进行客观和深刻

的认识。 

（一）国际多极化进程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态势时高时低，但

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1. 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步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新兴

经济体和西方七国集团的力量平衡格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根据世界

银行公布的GDP数据，2000-2019 年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DP总量从 21.9892

万亿美元上升至 39.6607 万亿美元。同期，金砖五国GDP总量从 2.7312 万亿

美元上升至 21.0399 万亿美元，所占七国集团GDP比重从 12.42%上升至

53.05%。①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一方面表现为两组经济体之间

的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国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

化，尤以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为典型。若考虑到疫情对世界

                                                        
① 参考世界银行 GDP 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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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在 2020 年美欧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对美

国的GDP总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66.62%增长至 2020 年的 70.74%。①同时，

自英国退出欧盟后，其GDP已不再纳入欧盟统计构成，2020 年中欧GDP水

平已十分接近，2021 年中国GDP超过欧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政治上，美国 20 年来经历了从唯一超级大国到重新回归正常世界地

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欧盟虽然继续留在美西方阵营但明确提出“战略自

主”，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讨论，从安全和防务政策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

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②欧盟成

为美国跨越红线时的“抗衡性力量”（counterweight）③，在维护跨大西洋关

系的同时也约束美国。④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则不

断上升。有观点提出，根植于制度和规范力量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曾

经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模范将不复存在。⑤ 

在军事和科技实力上，世界排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网站“全

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发布的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显示，2020 年世界

军事排名前 10 位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日本、韩

国、英国、土耳其、德国。在科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方

面的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同样具有独特的科技优势，美国在自信不足

时试图以脱钩和集团对抗挽救其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2. 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美国

的负面作用恰成鲜明对比。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

                                                        
① 2020 年以美元计价的中美欧 GDP 数据参考 Statista 网站，美国 GDP 为 20.81 万亿美

元，中国为 14.72 万亿美元，欧盟为 14.93 万亿美元。 
② 金玲：“‘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第 78 页。 
③ Moritz Luetgerath, “Why the Vision of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Remains a Mirage”,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30,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3/why-the- 
vision-of-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remains-a-mirage/ 
④ Sven Biscop, “The EU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s”, Egmont,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2, 2018, http://www.egmontinstitute.be/content/uplo 
ads/2018/07/The-EU-and-Mulitlateralism-in-an-age-of-greatpowers-Sven_Biscop.pdf 
⑤ Fyodor A. Lukyanov,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s Dead, But Fallout from Ill-Fated Visit 
of EU’s Borrell to Moscow Proves Much of West Still in Denialv”,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Feb.10, 2021,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liberal-order-is-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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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①为此，美国正在试图以

中俄威胁为由巩固其战略阵营和阵脚。在地区安全格局方面，北约欧盟双东

扩的势头趋缓，俄罗斯的局部反击取得一定效果；美国拼凑美日印澳“四国

集团”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企图难以奏效。 

3. 国际议程设置的方向性选择。尽管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的

互动中设置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②因此，美欧摆脱不了“西方中心”和

“结盟寻敌”的陈旧思想，把“西方优势”“西式制度”和“美欧意识形态”

置于国际议程的前位而成为合作共赢和民生福祉的阻力。相反，中国顺应了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国际共商

共建共享，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发展方向。 

（二）多重叠加难题的新挑战 

当前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安全化等，导致全

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层出不穷和交织叠加，使中俄美欧的战略互动面

对变化不定、非常复杂、日趋严峻的挑战。 

1. 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议程的挑战。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

中俄美欧都有着各自但又同样艰巨的内部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后，开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俄罗斯需要在延续

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完成经济的升级换代，较大幅度地增加经济总量和提升在

世界经济中的排位，成为军事、政治、经济较为平衡的综合性大国。美国面

对许多国内难题：一是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二是

努力缩小内部政治对立和弥合政治分裂的创伤；三是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和质

量，加快高新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国内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可谓

任重道远。欧洲（欧盟）面临的问题既有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如选举政治制

                                                        
① Katrin Bennhold, “‘Sadness’ and Disbelief from a World Missing American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20. 
② Philip Cunliffe, The New Twenty Years’ Crisis: 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9- 
2019,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 34 - 



度的约束和成熟经济的动力不足等，也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即国家集团内部

一体化步履维艰等。 

2. 双边关系的症结加重。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又可分为多对双边关系，

相互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症结在新形势下正在变难和加深。美中矛盾最为重要

和突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消长正在加速进行，双边关系软着陆的难度

显著增加。美俄矛盾部分继承了美苏对抗，在新形势下持续开展军事安全竞

赛。美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这一“敌人”展开，其间尽管有合作、重

启与蜜月期，但终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①情绪化思维促使俄扩大与美对抗，

甚至将与美全球霸权的斗争转变为外交和部分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曾经

的美苏缓和、平等互利精神来考量美俄关系已然过时。②俄欧矛盾具有地缘

战略和地缘经济的性质，过去 30 年间逐步形成的俄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

变化，双方近乎处于“断交”边缘。③欧洲大国逐渐认为，中俄亲密关系从

侧面导致了中欧、俄欧关系恶化。④而中欧关系则面临东西方矛盾下的政治

分歧等。 

3. 四方难以形成共同的议题。世纪交替之际，中俄美欧在共同应对国

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

战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思想和共同行动，但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民粹

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朗普“美国优先”

口号风靡一时，搅乱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共识。现在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特

朗普主义仍旧存在。而且，美欧增强了对中俄的战略警惕和战略施压，拜登

政府已明确将中俄视为对手，希望以“双重遏制”战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

领域和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包括继续

巩固、扩大美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的联盟，提高对中俄经济和技术制裁的有效

                                                        
① 刘军：“中俄美需建立大国良性互动”，《环球时报》，2021 年 3 月 20 日第 7 版。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Без эмоций и иллюзий. Как России дальше вести дела с СШ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120 
③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Какими будут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Евро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Валдай. 12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kaki 
mi-budut-otnosheniya-rossii-i-evropy/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ельзя терпеть: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ближ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19 марта 2021 г. https://carnegie.ru/2021/03/19/ 
ru-pub-8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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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利用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和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向中俄施压。①四

方共议全球大计的气氛和条件受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四方乃至全球难以

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和有效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伊朗核

问题都是国际合作乏力的典型案例。 

（三）四方机制的解构和重构 

中俄美欧四方虽然没有专门的互动机制，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重合或

交叉的机制性互动。随着时代变迁和实力消长，有的试图维护现有的机制，

有的起着解构性作用，有的则试图建构新的机制。 

1. 维护现有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是中俄美欧最重要的互动机制。它

们在维护现有“五常”体制上立场基本一致。但也因时因事因地而异，如美

国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分别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绕过安理会，又如

美俄英法都已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在俄罗斯看来，美欧虽强调“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遵循国际法，而国际法的行使权仍属

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②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美欧很难在战略政治等问题

上进行实质性的协商协调。此外，美欧俄也曾一度在“八国集团”框架下进

行战略和政策沟通，然而这一机制因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遭到破坏。 

2. 解构现有的机制。四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很不一样。美

欧在冷战后维持了北约组织的存在，并不断实施东扩。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

下，美欧具有强化大西洋关系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渲染与中俄的意识形

态分歧，企图借此巩固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开展针对中俄的施压和对抗。

中俄强烈批评西方的军事盟国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搞集团政治和搞针

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中俄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

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上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欧对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中俄在

                                                        
① Dmitri Trenin, “US’ dual China, Russia containment won’t work; governance is key, not 
ideology”, Global Times, Mar. 28,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3/1219627.sht 
ml 
②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Remarks and Answers to Questions During the Online 
Session ‘Russia and the Post-Covid World’, Held as Part of the Primakov Readings 
International Forum”, Moscow, July 10, 2020, https://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 
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21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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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平台。① 

3. 建构新的机制。作为国际重要力量，中俄美欧在很多全球事务上具

有共同利益。四方通过二十国集团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安全领域，召

开联合国“五常峰会”(P5)的倡议或为制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新原则以及提升

安理会化解区域性冲突的能力提供重要动力。②2015 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

德国（P5+1）共同构建的伊核协议谈判模式也可成为重要的多方互动平台。

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欧开展了实质性协调，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

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俄欧坚持多边主义，抵制了疫情“污名化”

和民族主义。同时，四方在竞争性和对立面突出的问题上也在进行着新机制

的构建。例如，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共同应对美

国的霸权主义压力。③美欧则试图组建所谓的“民主十国”等机制加强西方

国家的联盟。 

 

三、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的时代特点 

 

中俄美欧作为大国或国家集团，自然具有其相互关系的一般属性，诸如

地缘战略博弈和国际主导权争夺等，然而四方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

行为体，它们在时代的主题和命题上的互动具有重大而又深刻的战略意义。 

（一）围绕发展主题和命题的战略互动的时代意义 

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中俄美欧需要在三大发展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一，经济关系的公平性严重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差距和鸿沟持续扩大。

                                                        
① Will Green, Sierra Janik,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Testbed for Chinese 
Power Project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12, 
2020, https://www.uscc.gov/research/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testbed-chinese-pow 
er-projection 
② Andrey Kortun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2021: Fourteen Practical Tasks”,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December 21,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 
omments/analytics/russia-s-foreign-policy-in-2021-fourteen-practical-tasks/?sphrase_id=7561
1820 
③ Oliver Stuenkel, The BRIC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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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强调，无论发展

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

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严重的不平等侵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制

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①二是国际经济

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性问题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

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美

国力图垄断世界经济的规制权、话语权和否决权，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优势

地位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三是世界经济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

平性有增无减，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口拥有大多数资源。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

济秩序及国家治理缺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突出，经济成果在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些

都激起国际社会对新型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 

第二，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的失衡严重。现代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繁

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

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的挑战进一步表明，人类以牺牲自然为

代价的发展已达极限。为此，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绿色发展

之路，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既致力于保

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2013 年以来，中

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

色发展应当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 

第三，超越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

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

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

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中俄美欧都需要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做出贡献。 

第四，科技发展的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严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欧

                                                        
①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January 21, 2020, https://www.un.org/zh/desa/world-social-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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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科技优势下降和中国赶超势头日盛的背景下，无限扩大科技的政

治化和安全化，并以此打造美欧和中俄对立的科技阵营。如此的发展趋势正

在影响到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生物工程乃至合作抗疫的公共卫生领域。科

技民族主义的蔓延将阻碍国家间正常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减缓科技全球

化步伐，弱化科技领域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构建完整产

业链和基础创新体系能力，尤其处于不利境地。① 

（二）时代安全的问题 

在新时期，和平不仅与战争相对应而存在，而且还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

中俄美欧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问题上新的认同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平的机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

为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安理会的合法作用、维和的作用等。中国正将

维护联合国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作为捍卫国际体系的具体方

式。②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的作用，美欧

重视北约的作用，美国近年来还推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

在双边层面上，中俄和中美分别开展战略对话。由此可见，四方在和平机制

上有同有异，但往往异多同少。 

第二，裁军军控机制。中俄美欧、特别是美俄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多层次

的军备控制机制，然而很多机制正面临多重挑战和变动。一是正式的裁军和

军控条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奥巴马任期内，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

器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拒绝无条件延长这一条

约，还退出了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以及多边的《开放天空条约》

等。尽管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与特朗普有较大区别，但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

性。二是核不扩散和军控特别机制遭受破坏。如伊朗核协议、朝核六方会谈

及奥巴马任期内召开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

退出伊核协议，而且大量拨款进行核武器研发部署，发展所谓可以威慑常规

                                                        
① 李峥：“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3 期，第

37-39 页。 
② Lee Hsien Loong,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Vol.99, No.4, pp.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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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低当量”核弹头，部署打破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等，恶化了国

际军控裁军形势。①三是新设机制前景仍不明朗。例如在太空安全领域，特

朗普政府反对限制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拒绝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

机制及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这种发展太空武器和组建太空军的做

法，使国际社会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努力遭遇巨大挫折。②对此，中国和俄

罗斯则明确表示不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第三，热点问题应对机制。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是四方发挥大国作用的

重要领域，也可成为维持四方总体关系稳定的重要抓手。例如，2002 年 4

月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及联合国建立了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尽管

有关方面的分歧依然明显，但这一沟通机制也促成了一些共识，成为实现中

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中俄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协

调。中法、中德也积极推进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经常性沟通，在联合国等

框架内共同推动解决包括中东、非洲、朝鲜半岛及防扩散问题在内的热点问

题。在美国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新冷战”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协调

磋商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指出：“当今

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③ 

（三）时代思想意识问题 

国际关系的紧迫性和应急性往往会导致惯性和惰性、甚至路径依赖。但

是，新形势新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四方在固守陈旧思维还是思想进步

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1. 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局限。一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基本理念和战略思

维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指出：“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

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观点也越来越不符合时

                                                        
① 姚云竹：“2021 年国际军控裁军形式的发展趋势”，《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 期，第

72 页。 
② 何奇松：“特朗普政府的外空军控政策分析”，《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10 期，第 58-69
页。 
③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外交部网站，2020 年 8 月 5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wjbzhd/t18042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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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进的方向。”①二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变异为所谓“民主国家”与“专

制国家”的对立。美欧还借助“民主”攻击中俄的政治制度，将新斗争界定

为“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为霸权对抗提供富有意识

形态色彩的理由。② 

2. 结盟结伴和旧轨老路的抉择。四方在定位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不同

的理念和方式。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

系，如先后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2011 年）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中国还

努力逐步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如中欧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

设性伙伴关系（1998 年）、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1 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03 年）。反观美欧，则继承了冷战以来的基本态度，还是继续寻找外

部挑战或威胁，推行针对俄罗斯的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有分析指出，自

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虽然跨大西洋伙伴有充

分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③

近年来，美欧强调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以此维系和巩固跨大西洋的同盟体系。 

3. 应急权宜和标本兼治的矛盾。中俄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不仅需

要在思想认识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然

而，四方在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明显。中国倡导与时代进步相适应

的体系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等。俄罗斯试图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

填补全球思想的“真空”，完善其“大国主义”和“强硬外交”理论。④美国

则依旧绕着“领导世界”和“美式民主”打转，欧洲也难以跳出传统国际关

系理论的窠臼。四方的思想理论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的差距可能还会扩大，至

多在某些方面达成有限共识，思想理论的整合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①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习

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2020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fmprc.gov. 
cn/web/wjbzhd/t1798986.shtml 
② Samir Puri, “Today’s Imperial Rivals”, The World Today, June 1, 2020, https://www.chath 
amhouse.org/publications/twt/today-s-imperial-rivals 
③ William H. Hill, No Place for Russia: European Security Institutions since 198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Караганов С, Суслов Д,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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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俄美欧四边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美欧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

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可预见的

将来，全球事务和四方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总体上以多极格局为主 

当前国内国际对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有多种预测，除多极格局外，还

有新两极格局观和无极格局观等。 
1. 政治上的多极格局观。中俄欧的多极格局观具有连续性。例如，习

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①又如，普京指出：“俄

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②再如，欧

盟致力于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独立性。法国总统马

克龙（Emmanuel Macron）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美双方拥

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

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③但是，中俄欧对多极的阐述多有差异，

欧洲和俄罗斯都抱有成为单独和自主一极的愿望。有俄方学者提出，俄罗斯

应推动不同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④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背离西方”

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俄可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孤独者”，主要依

靠自有资源追求自身利益。⑤此外，美国的单极观仍根深蒂固，不时会抬头

挑战多极格局观。 

                                                        
① 习近平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巴黎同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会晤。 
② “普京说俄中合作是推动世界多极化重要因素”，新华网，2019年12月20日，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2019-12/20/c_1125367088.htm 
③ 金玲：“欧美关系重塑：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56-57 页。 
④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О мудрой обезьяне, спускающейся с горы// РСМД. 4 мая 2020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mudroy-obezyane-spuskayushch
eysya-s-gory/ 
⑤ Fyodor A. Lukyanov, “The time to be by yourself”,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1, No.1, 
p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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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上以多重结合为主。经济发展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中

美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中俄美欧的经济关系的结合和分离则可能受

到各种重大因素或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会发生相互间的重大影响，如特朗普

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对世界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

四方经济力量对比将呈复合式组合，可能出现三个方阵：引领的是中美日益

相对平衡的双重组合，居中的是进入英国脱欧整合期的欧盟，殿后的是经济

弱化趋势严重的俄罗斯。此外，高新科技将迎来新的重大突破，中俄美欧四

方竞争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会加强，甚至出现两大对立群体而严重影响到

经济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3. 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中俄美欧四方的政治关系仍将带有强

烈的“西方和非西方”色彩。中俄都将坚持符合国情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

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能量和作用，而且中国还能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的另样选择。美欧在西方内部矛盾增加和

外部影响减弱的形势下，将主要突出西方价值观，翻新“民主”“自由”“人

权”等政治理念，并继续坚持“西方”对“非西方”的基本政治外交立场，

并以此固群和组群。四方虽然在“高政治”和“硬外交”上的斗争面增多趋

强，但在“低政治”和“软外交”上可能实现较多的务实合作。随着特朗普

下台和拜登执政，四方在气候变化、共同抗疫、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进

行沟通和协调，并在“多边主义”的名义下进行机制性合作，并为未来更多

的合作进行铺垫。 
4. 安全军事上的复杂关系。中俄美欧之间将呈现“双边竞争、三边博

弈、四边联动”的安全军事格局，即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安全军事竞争、俄美

欧的双方三边安全军事博弈、中俄美欧的四边军事安全联动。相关的主要议

题和领域包括：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军备裁减问题，特别是拥核国家因高度

缺乏互信而导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少对话，在网络空间、外太空等新的作

战环境中行为准则的缺失①，以及俄欧美在欧洲、美中在亚太/印太的安全军

事双边、多边对抗等。此外，还需要警惕一系列原有或新增的直接安全军事

                                                        
① Караганов С, Суслов Д, и др.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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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例如俄罗斯同美欧在克里米亚的后续冲突，中国同美国在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网络战、无人机战和机器人战等高新科技衍生的军

事冲突。 
（二）多层多种的机制互动 

中俄美欧四方未来不太可能建立专门的四方机制，仍将主要依托现有的

多层次多领域的机制和架构开展互动。 
1. 全球性机制互动。未来四方互动的主要机制性平台仍是联合国安理

会、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四方在这些

全球性平台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且围绕不同思想理念及话语权的竞争面可能

会上升。此外，美欧将会强化针对中俄的排他性机制，如七国集团、“观点

相同国家联盟”“民主十国联盟”“科技民主十二国”①等。这种建立在“小

圈子”之上的合作机制是对多边主义的背离，将加剧世界的分裂。同时，考

虑到中国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和美欧内部分歧难以弥合，这种建设排他性机

制的企图最终将落空。 
2. 地区性机制互动。中俄美欧四方在地区层面的机制性互动主要包括

三种类型：一是以中俄为主的机制，例如中俄共同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的上

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以及由俄罗斯领导并与中国

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拓展与欧洲的

机制性合作，打造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格局。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大

国共同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0 年底中国和欧洲签订了中欧全

面投资协定。二是以美欧为主的机制。为了推进其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

围堵，美国 2017 年以来主导激活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试图建立印太地区多边安保框架。这一机制在美国的推动下可能会更趋活

跃、更具同盟性质。三是以地区为中心的交叉机制。四方在开展对非洲等地

区的外交中存在着机制上的交叉和竞争。中非自 2000 年以来定期召开中非

合作论坛，双方注重“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 年议程》等发展议程

                                                        
①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杰瑞德·科恩和理查德·冯塔内提出了“科技民主十二国”的概念，

即：美国和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

瑞典。Jared Cohen, Richard Fontaine, “Uniting the Techno-Democracies: How to Build Digital 
Cooperatio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0, No.6, pp.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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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接。美国对中非关系发展持警惕态度，2014 年召开了首届美非领导人

峰会，目前美国保持对非最大官方援助国地位，并在非洲安全事务中发挥重

要作用。①欧非峰会自 2000 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五届，会议主题涉及经济合

作、非洲发展、对非援助及安全合作等。②这些机制之间既存在合作的空间，

也具有争夺对非影响力的色彩。 
3. 地区内部的互动机制。中美同属于亚太地区，然而近年来在推动区

域经济合作方面却展现出保守和开放两种不同的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美

国在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

易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极力抨击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经过强力施压最终通过新的《美墨加协定》。新协定中极具排他性的“毒丸

条款”可能成为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之一。③特朗普 2017 年上任

后还退出了奥巴马时期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形成

对比的是，经过 8 年谈判，2020 年 11 月，中、日、韩、澳、新西兰及东盟

共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协定是

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是东亚区

域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动亚太经

济合作的决心。中美之间的竞合将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三）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的创新 

如同其他行为体一样，四方的战略思想主要来源于过去和当前的内外环

境和互动实践，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新的战略和理论。同时，后

者是否正确有效，则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

才能保持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 
1. 国际格局观守旧和创新。国际格局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在关键时期会发生嬗变。中国的多极格局观已经行之有年，也会根据形势

发展而有所调整。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

                                                        
① 何迪：“美非合作现状分析及启示”，《开发性金融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66 页。 
② 王涛、鲍家政：“‘多边-多边’机制视域下的欧非峰会探析”，《西亚非洲》，2018 年

第 4 期，第 142-144 页。 
③ 刘卫平：“大国竞合下的美墨加协定”，《人民论坛》，2020 年第 27 期，第 126-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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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为“世

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同

多极格局观，但具体表述也各有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试图建立集中的、单极的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

结束。”“这样的垄断违背了我们文明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①欧盟和欧洲大

国认同多极化并希望在多极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

都回避世界多极化进程，重点强调要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例如，拜登政府

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

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和导致新的威胁。……尽管变化如此巨大，但美国

在所有形态和领域的力量所拥有的持久优势，使我们得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

来，从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安全和繁荣的世

界。”② 
2. 多极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多边

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从原来主要是外交手段和方法朝着外交原则和架

构的方向发展，并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更加不得人心。 
中国历来强调世界事务应当共商共议而不能一家说了算。尤其是在单边

主义和霸凌蛮横行径抬头之时，中国针锋相对地把多边外交提升到多边主义

的高度，即从外交的行为方式上升到外交的原则理论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指

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

边主义。”③王毅指出：“当前要做的是，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共同推动以对话协商

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与挑战。”④ 
普京上台后，表示要在独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此

                                                        
① “普京：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时代已结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1 年 1 月 27 日，
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2101271032976857/ 
② 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p.7-8. 
③ 转引自杨洁篪：“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

55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主旨演讲”，2019 年 2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638506.shtml 
④ 王毅：“新时代应坚持多边主义”，新华社，2018 年 7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2018-07/03/c_1123074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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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作为恢复和推进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理念和

手段。2020 年 9 月 21 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的视频发言中提出，当今世界已经厌倦被分裂，需要更多的多

边协助与合作。①在俄罗斯精英界看来，源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已经

过时，其替代方案并非重返两极、单极或曾经的多极秩序，而是以各类行为

体参与的具体项目为依托，以共享价值为“目标”而非“前提”，维系基于

一定规则、程序和权力的全球范围内的无序状态。② 
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强调美同盟体系和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拜登的多边主义否定了特朗普大肆宣扬的“美国优先”以及民族主义、单边

主义和主权主义等。但是，拜登的多边主义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一面。例

如，2021 年 2 月 4 日，拜登在国务院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正式将其外交

核心定位在以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美国要领导其盟友形塑国际新秩序，

以及应对作为美国竞争者的中国。③ 
欧洲的多边主义强调规范和价值观。2021 年 2 月 3 日，法国总统马克

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

歇尔(Charles Miche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发表联合署

名文章，对欧洲版的多边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多边主义绝不仅仅是

另一种外交手段。它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合作、法治、集体行动

和共同原则以组织国际关系的非常途径。我们必须建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

边主义，尊重我们的分歧和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挑

动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争斗。”④ 
                                                        
①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video statement on behalf of the CSTO member states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igh-level meeting to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eptember 21, 2020. 
②  Andrey Kortunov, “Multilateralism Needs Reinventing, Not Resurrecting”,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December 9, 2020.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 
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④  Emmanuel Macron et 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Global Recovery”,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3, 2021,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ultilateralism- 
for-the-masses-by-emmanuel-macron-et-al-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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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塑造时代性正义和综合性公平的道义论。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一些结构性弱点：首要的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以及主要成员

长期以来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使其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走向衰败。①在此

背景下，中俄美欧都需要在举何种道义之旗和推出何种政治诉求等方面进行

相应的新思考和新互动。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和文化进步的同时，需要重新

审视和深化人的全面安全、国家本职和国际责任等方面的道义道德问题，大

国要在延续各自基本道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道义交流交汇交锋。在全球抗疫

进程中，“以人为本”和“生命第一”的思想为国际关系增加了新内涵和新

方向。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生命保障或许能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最大

公约数。道义道德的塑造和融合是个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特殊情况下，

如《联合国宣言》提纲挈领式地提出宏大目标，但更多的是通过由个别到全

面的逐步累积。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途径，但美国却仍旧在“民

主”和“专制”之间打转。 
 

五、结语 

 

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已经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朝着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方向前进，还是重回集团对抗的老路？后

者就是时下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的“新冷战”问题，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问

题，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与冷战时期西方和苏东集团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比，当前美欧与中俄之间

的阵营性对抗更为弱化。美欧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中俄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

于分歧，但很难在推进“新冷战”问题上形成共识与合力。中俄加强合作的

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而不是发动“新冷战”。 

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

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在反对“新

冷战”和建设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大国关系方面做出以下的努力。 

                                                        
① [英]理查德·萨克瓦：“拧紧螺栓：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俄罗斯研究》，2020 年

第 5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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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当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手，不断以“早期收获”争

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下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近期共同努力的主要议程：加强

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提高应对传统和非

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管控重大热点和大国间的分歧。 

其次，加大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设力度。要在确定基本原则和建设

方向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和可行的方案。其一，总体机制框架要体现当前和

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同时还要推进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其

二，机制运作要兼顾公平与有效，发挥相关国际体制和机制的建设性作用。

其三，议题设置要有服务世界的“议题意识”和“民生意识”，坚决反对西

方的“自我中心”和“唯我独尊”。 

最后，尊重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和作用。当前，广大中小国家具有强烈

的联合自强意识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展望未来，中小国家的新能力、

新意识和新作用还会继续上升，成为全球性大国尊重和争取的对象。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olism could help make up for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four-party 

relationship.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hina-Russia-U.S.-Europe strategic 

relations have been generally stable, but they have also undergone dynamic 

adjustments due to change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After Biden came into 

power, the four-party relationship is encountering new and important changes.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four parties is at a crossroads of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four parties on development and setting agendas,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 addition to seeking ideology of 

the times is of great and profou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Neither Chin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nor Europe alone could dominate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affairs, bu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greater 

development and gain a more active position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nly avoid the “new cold war” re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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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create actively a new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 new typ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China-Russia-U.S.-Europe Relations,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he Global Multi- 

polar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Интерак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 важ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часть века перемен.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и холизм Китая могут обогати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тырьмя сторонам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в целом были стабильными, но они претерпели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из-за изменени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среды. После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Байдена в СШ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четырьмя странами вновь претерпевают новые важ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ерекрёстке истор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четырёх сторон по 

темам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 развит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идеологии времени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и глубо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Ни Китай, ни Россия, ни США, ни Европа в 

одиночку не могут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в текущих и будущ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но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возможно добиться 

боль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занять более активную позици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должно не только реактивно избегать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активно создавать новую среду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выстраивать новые ти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век 

серьёзных переме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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